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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 

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影响分析 

——基于云南省 465 个农户调研数据 

朱凯宁 高清 靳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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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态宜居”的重要内容。基于云南

省昭通市渔洞水库汇水区 465 个农户调研数据，利用双栏模型(Double Hurdle Model)实证分析农户收入水平、村

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参与意愿及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较高，有86.9%

的农户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费用，支付意愿的均值为 45.616 元/户/年；收入水平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

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支付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

户收入水平-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对村干部信任程度高的农户，收入水平对支付意愿的

促进作用更强。此外，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家中常住人口数量等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也对农

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产生影响。对比农户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两栏的结果，可以发现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有

村干部、地区等变量在影响方向和程度上存在差异，说明农户参与和农户支付是两种不同的机制，需要区别对待才

能更好洞悉农户意愿。实现以农户收入为核心的经济因素和以村干可信度为核心的非经济因素的合理配合是促进农

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关键。 

【关键词】：收入水平 村干可信度 农村生活垃圾 支付意愿 双栏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227(2021)10-2512-09 

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生活垃圾的排放量随之也急剧增加，2017 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约为 2.04

亿 t,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 1.8 亿 t。更值得关注的是，城市和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有很大差别，城市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可达 90%,而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为城市的一半[1]。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问题较为突出，是全面小康“三农”

领域的突出短板之一，也是农民群众的民生痛点。 

2018 年 2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和 2018 年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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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2018-2022)》都明确指出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到 2020 年实现

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2,3]。值得关注的是两文件均指出“鼓励有条件地区探索建立垃圾污水处理农户付费制度”。仅仅依靠政

府供给生活垃圾治理等公共物品不仅会给财政造成较大负担，还容易因农村公共物品需求不易瞄准等问题陷入效率损失和供给

低水平均衡困境[4,5]。农户是生活垃圾的产生者，具有自主治理生活垃圾的责任，同时又是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直接受益者，具

有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6]。如何有效促进农户参与供给是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供求失衡的关键所在。 

当前农村社会经历着深刻转型，农户收入增长诱发的分层演化趋势明显增强，收入异质性引发农户对生活垃圾治理等公共

物品需求的差异，农户需求带有明显的收入差异印迹。“垃圾处理农户付费”作为一项政策，其实施效果受到政策目标群体对政

策配合度的重要影响，而政策目标群体参与政策的积极性受到其对政策执行者的认同和信任程度的影响，信任是政策有效执行

的价值基础
[7]
。于政策目标群体即农户而言，政策“最后一公里”的直接对话人是村干部。因此，有必要从收入异质性、村干可

信度视角探究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及影响因素。 

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既是理性经济决策行为又是环境保护行为，已有文献多是运用 Logistic回归模型、多元有序Probit

模型等方法从农户个人及家庭特征[8,9,10]、行为习惯[11]、环境认知[12]等方面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已有文

献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但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尚有待完善：(1)已有文献缺少对农

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影响因素作用逻辑和影响机制的深入分析；(2)大多数文献只侧重农户是否愿意支付生活垃圾治理费用(参

与意愿),而较少关注农户愿意支付多少(参与程度),笔者认为，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不仅仅是简单的“非 0 即 1”问题，更多

的是农户参与程度的问题；(3)信任对农户公共物品供给意愿影响的研究已较为深入，但已有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意愿的文献

却较少关注村干可信度的影响。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开展研究：(1)从理论上分析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

活垃圾治理意愿(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的影响；(2)基于云南省昭通市 465 个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双栏模型(DHM)实证分析收入

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村干可信度对收入水平与农户生活垃圾治理

意愿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收入水平与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 

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正在经历深刻转型，农户总收入增长诱发的分层演化趋势明显增强，并带来农民意愿诉求多元化和行为

方式多样化。不同收入的农户越来越表现出具有明显个体特征的行为偏好和需求偏好，对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等农村公共物品

的需求也呈现异质性特点
[13,14]

。已有研究表明，农户收入水平提高后，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会提高，相应的支付意愿也会提高
[15]。同样，农户收入对其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也存在正向的影响[16,17,18]。收入水平大致通过以下 3种方式对农户生

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产生影响：(1)收入水平高的农户，意味着具有较高的支付能力，为农户支付垃圾治理费用提供

了现实可能性；(2)农户兼具关注“成本-收益”的经济理性和追求生态价值的生态理性，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决策由

经济理性主导转向生态理性主导[19],对生活垃圾治理的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也会越高；(3)收入较高的农户往往具有较高的环境

责任感[20],也会提升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其生活垃圾治理意愿越高。 

H1a: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其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越高。 

H1b: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其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越高。 

1.2 村干可信度与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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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可信度是政治信任的表现形式之一，政治信任按照政权层级的不同可分为对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乡镇政府、

村组织的信任。政治信任也称为政治支持，指公民对当前政治机构、政治体系及其运行的信心和基本评价[21]。学界对我国农户政

治信任水平的研究存在分歧，持乐观和悲观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是学界达成共识的一点是，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存在“差

序格局”特征，即公众对越高层级的政府信任程度越高，对越低层级的政府信任程度越低[22,23,24]。 

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是基于利益最大化原则与政府合作的结果[25]。依据“信任-合作”理论，当农户对政府的信任处于较

高水平时，交易成本得以下降，从而使得合作趋于稳定[26,27,28]。政治信任是政策有效性的基础，政治信任高意味着政府行为会得

到公众的支持[29,30,31],政治信任过低意味着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会遇到阻力。Putnam 等[32]指出，信任水平低的地方，容易产

生政策目标群体不配合的现象，其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是不可避免的。农户对村干部的信任水平高低决定其在何种程度

上愿意接受村干部的建议行动，信任会约束农户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中的搭便车心理和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激励农户积极参与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基于此，本文得出以下假说： 

H2: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H2a: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H2b: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1.3 调节效应：村干可信度的间接影响 

已有研究基本证实了收入水平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但是这些研究普遍缺少对两者关系

的深入探讨。例如，收入水平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的过程中，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对两者的关系是促进

还是削弱，鲜有人探讨。实地调研发现，尽管有些农户收入水平较高，但当对村干部信任程度较低时，农户并未表现出较高的参

与意愿和支付意愿，那些对村干部信任度高的农户往往表现出较高的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可见村干信任对农户参与意愿和支

付意愿可能存在调节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3: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与生活垃圾治理意愿的关系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 

H3a: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与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的关系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 

H3b: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与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的关系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的理论分析框

架如图 1所示。 

 

图 1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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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型构建、数据说明与变量描述 

2.1 模型构建 

针对本研究中被解释变量(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存在部分零值的问题，在实证研究中多采用受限制因变量模型，即

Tobit 模型来处理[33]。然而，Tobit 模型是被解释变量取值满足某种约束条件情况下的计量模型，在应用中由于约束条件对被解

释变量的限制，常常会导致样本选择性偏差。此外，本文研究的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分为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两个阶段，Tobit

模型不能解决两阶段问题。因此，参考 Cragg的研究成果[34],本文构建双栏模型(Double Hurdle model,DHM)来分析收入水平、

村干可信度等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的影响。 

首先，考察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构建模型如下： 

 

式(1)表示农户不愿意参与生活垃圾治理，式(2)表示农户愿意参与生活垃圾治理。Φ(·)表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

数；Yi表示被解释变量，即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X1i表示农户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及两者交叉项等变量；α 为相应的

待估参数；i表示第 i个样本。 

其次，考察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构建模型如下： 

 

式中：E(·)表示条件期望，表征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λ(·)为逆米尔斯比率；X2i代表农户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

及两者交叉项等变量；β为相应的待估参数；σ表示截取正态分布的标准差。 

基于(1)(2)(3)式，建立对数似然函数： 

 

式中：lnL 表示对数似然函数值，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上式进行估计便可得到本文所需相关参数。 

2.2 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19 年 6月在云南省昭通市渔洞水库汇水区开展的入户调查。渔洞水库承担着昭通市昭阳

主城区、鲁甸县城等约60万人的饮用水供应任务，保护水库水质事关居民饮水安全问题。近年来渔洞水库水环境污染严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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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垃圾和生活污水随意丢弃和排放是污染的主要来源。为治理生活垃圾污染，渔洞水库汇水区各村庄实施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制

定了具体的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办法。每个自然村设置一个垃圾集中处理点，并配备 2～3名保洁人员，各家各户负责将自家垃圾

扔到集中处理点，保洁人员负责村庄公共区域的卫生清扫工作，并将集中处理点的垃圾统一运到垃圾处理厂处理。 

渔洞水库汇水区涉及昭阳区和鲁甸县，其中，昭阳区涉及苏甲乡、大寨子乡、乐居镇、洒渔镇 4 个乡镇，鲁甸县涉及龙树

镇、水磨镇、新街镇 3个乡镇。课题组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2～3个村庄，每个村庄随机抽取23～25 户农户作为样本农户。调查

采取调研员一对一入户调查的方式进行，共发放问卷479 份，剔除无效样本后，有效样本 465份，有效率为 97.08%。 

2.3 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具体分为两个因变量：一是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为二元虚拟变量，即愿意

参与赋值为 1,不愿意参与赋值为0;二是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为连续型变量，用农户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的金额表

征。参与意愿表征农户是否愿意参与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则表征了农户愿意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程度。统计结果显示，农户

参与生活垃圾治理意愿较高，有 86.9%的农户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费用，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的均值为 45.616 元/a。 

(2)核心变量。 

收入水平和村干可信度是本文的核心变量。结合调研地实际，我们在核算农户收入水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分类，家庭年收

入 5000 元以下赋值为1,5000～20000元赋值为 2,20000～45000 元赋值为 3,45000 元以上赋值为 4。村干可信度通过问题“您对

村干部的信任程度?”来测量，答案选项为“非常不信任”、“不信任”、“一般”、“信任”、“非常信任”,分别赋值为 1、

2、3、4、5,得分越高表示农户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越高。统计结果显示，样本农户收入水平均值为 2.387 万元，对村干部信任

程度较高，均值为 4.414。 

(3)控制变量。 

已有诸多文献证实了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会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产生影响。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

选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中负担人口数量、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家庭常住人口数量作为控制变量。同时，为

控制区域差异性的影响，将调查区域也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统计结果显示，受访者中，男性多于女性，年龄大都处于 48岁

以上，受教育程度偏低，身体健康程度较好。样本农户家庭负担人口数量大多为 2 人，家中有村干部的比例为 16.8%,家庭常住

人口数量大多为 4人。这与云南省农村地区的现状基本相符，说明调查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本文研究所用到的主要变量的含

义及其描述性统计如表 1所示。 

表 1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 

类别 变量名称 设置及赋值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参与意愿 愿意=1,不愿意=0 0.869 0.338 

支付意愿 参与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元/年) 45.616 51.140 

核心变量 收入水平 
家庭年收入 0.5 万元以下=1,0.5 万元～2万元=2, 

2 万元～4.5 万元=3,4.5 万元以上=4 
2.387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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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可信度 非常不信任=1,不信任=2,一般=3,信任=4,非常信任=5 4.144 0.921 

控制变量 

性别 男=1,女=0 0.559 0.497 

年龄 受访者实际年龄(岁) 48.467 12.149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大专=4,本科及以上=5 1.23 0.532 

健康状况 不能劳动=1,劳动能力较弱=2,有轻微病症=3,健康=4 3.286 0.834 

负担人口数量 非劳动人口数量(人) 1.761 1.419 

家中是否有村干部 有=1,没有=0 0.168 0.374 

常住人口数量 受访者家庭常住人口数量(人) 3.622 1.686 

地区变量 (以昭阳区为参照)鲁甸：是=1,否=0 0.419 0.494 

 

3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运用 Stata16软件，首先考察农户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的影响，估计结果见

表 2模型 1;然后引入收入水平与村干可信度的交互项，考察村干可信度对收入水平-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估

计结果见表 2模型 2。总体来看，两个模型的卡方检验值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各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根据表 2

中 2 个模型的估计，下面分别从农户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村干可信度的调节以及控制变量 4 个方面进行农户生活垃圾治理

意愿影响效应的分析。 

表 2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影响因素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参与意愿 支付意愿 参与意愿 支付意愿 

收入水平 
0.213 

(0.152) 

7.559*** 

(2.529) 

0.284* 

(0.164) 

7.407*** 

(2.523) 

村干可信度 
0.413*** 

(0.142) 

8.706*** 

(2.981) 

0.471*** 

(0.148) 

9.331*** 

(2.994) 

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 — — 
0.184 

(0.137) 

4.883* 

(2.750) 

性别 
0.184 

(0.306) 

8.067 

(5.378) 

0.144 

(0.308) 

7.543 

(5.371) 

年龄 
-0.019 

(0.015) 

-0.464* 

(0.256) 

-0.018 

(0.015) 

-0.466* 

(0.255) 

受教育程度 0.575 -0.909 0.602 -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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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7) (4.850) (0.465) (4.842) 

健康状况 
0.071 

(0.182) 

-1.545 

(3.253) 

0.063 

(0.184) 

-1.650 

(3.245) 

家中负担人数 
-0.298* 

(0.158) 

-6.090** 

(2.758) 

-0.305* 

(0.158) 

-6.045** 

(2.751) 

家中有村干部 
1.260** 

(0.624) 

7.092 

(6.600) 

1.272** 

(0.626) 

6.915 

(6.583) 

常住人口数量 
0.171 

(0.134) 

3.651* 

(2.197) 

0.179 

(0.134) 

3.714* 

(2.192) 

地区 
-0.672** 

(0.294) 

15.732*** 

(5.103) 

-0.655*** 

(0.295) 

16.210*** 

(5.096) 

对数似然值 -161.5657 -160.6656 

卡方检验统计量 38.290*** 40.090*** 

样本数 465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统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 

3.1 农户收入水平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的影响 

表 2 模型 1 估计结果显示，农户收入水平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也就是说，农户收

入水平越高，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越高。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对良好环境的需求越来越大，环境认知水平和环境

责任感也日益提高，农户决策逐渐由经济理性主导转向生态理性主导，对生活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随之提高。但是，农户收入水

平对参与意愿的正向作用不显著。假说 H1b 得到验证，而假说H1a 未得到验证。 

3.2 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的影响 

表 2 模型 1 估计结果显示，村干可信度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说明农

户对村干部信任程度越高，越愿意参与生活垃圾治理，也越愿意支付高费用。农户越信任村干部，表明农户越认可村干部的能

力，对垃圾治理保有良好的预期，基于对村干部的信服愿意配合政策的实施。假说 H2a 和 H2b得到验证。 

3.3 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水平-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关系的调节 

在表 2模型 2中，纳入了收入水平与村干可信度的交互项，考察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水平-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关系的调节

作用。借鉴温忠麟等的相关研究[35],当调节变量和自变量均为分类变量时，调节效应等同于交互效应，做交互项进行分析。分析

之前对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村干可信度对收入水平-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之间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但是在 10%的统

计水平上显著正向调节农户收入水平与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由于村干可信度的存在，收入水平对农户支付

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对村干部信任程度高的农户，收入水平对农户支付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强。这说明，对村干信任度高的农

户，更愿意将其一定比例的收入用于支付垃圾治理费用。对村干部信任程度低的农户，出于对村干部腐败、业务能力低、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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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的考虑，即便收入水平高也没有太大的积极性支付高费用。为了更加清晰地表示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生活垃圾治理支

付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农户收入为 X轴，以农户支付意愿为 Y轴，绘制了村干可信度的调节效应图(图 2)。不管农户对村干

部信任水平如何，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支付意愿也会提高，收入水平对农户支付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但是，影响程度存在

差异，对村干部信任程度高的农户，收入水平对支付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大(斜率更大)。这里假设 H3b 得到验证，H3a 并未得到验

证。 

 

图 2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支付意愿的调节效应图 

3.4 控制变量的影响 

模型 1、2 中，被访农户的年龄在 10%的统计水平上均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支付意愿，但对农户参与意愿不显著，说明年龄越

大的农户对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越低。两个模型中，家中负担人数数量均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生活垃圾治理

参与意愿，均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说明家中负担人数越多的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

的意愿和程度越低。两个模型中，“家中有村干部”均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意愿，这表明家

中有村干部的农户更愿意参与生活垃圾治理。两个模型中，家中常住人口数量均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活垃圾

治理支付意愿，说明家中常住人口越多的农户越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高的费用。将昭阳区作为参照来分析调查区域的影响，

地区变量在两个模型中均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参与意愿，但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支付意愿，这表明在不同地区，农户生活垃圾治理

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对比两栏的结果可以发现，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有村干部、家中常住人口数量存

在显著性水平的差异，地区变量表现出不同的影响方向。这说明，农户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本就是两种不同的机制，二者在影响

因素上存在差异，需要区别对待。 

4 结论及政策启示 

4.1 结论 

本文利用云南省昭通市渔洞水库汇水区 465 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实证分析了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

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的影响。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水平较高，有 86.9%的农户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费用，农户支付意愿的均值为 45.616元/年。 

(2)收入水平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均具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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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影响。收入水平越高、对村干部信任程度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参与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也越高。 

(3)村干可信度正向调节收入水平-农户生活垃圾支付意愿的关系。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增加，

而且对村干部信任程度高的农户，收入水平对其支付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强。 

(4)农户个人及家庭特征也是影响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的重要因素。年龄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具有负向影响，家

中负担人数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具有负向影响，家中有村干部正向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家中人口数量正向

影响农户支付意愿。地区变量也显著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 

(5)比较农户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两栏结果可知，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具有村干部、家中常住人口数量和地区变量具

有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的差异，这说明农户参与和农户支付是两种不同的机制，区分两者的差异才能更好分析农户意愿。 

4.2 政策启示 

实现以农户收入为核心的经济因素和以村干可信度为核心的非经济因素的合理配合，是促进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关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1)收入水平是农户参与垃圾治理和支付费用的经济基础，提高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意愿要着力促进农民增收。如通过建

设扶贫车间、开展家政服务技术培训等方式为农户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机会。 

(2)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更多关注农户对村干部信任资本的培育，密切干群关系。如通过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公

开村庄政务信息、创新农户与村干部沟通交流机制等方式增强农户对村干部的信任。 

(3)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受到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的影响，应瞄准年轻、家中负担人数少、常住人口多、有村干部的

农户群体，通过开展宣传教育等多种形式的动员活动，由点带面逐渐引导其他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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